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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昏笼罩了被LED灯点亮的美国城市。天际，雷鸣滚滚，闪电不时闪耀着暗紫⾊的剑光。
古旧的城市⽆⼈问津，巨⼤的住宅区早已⼈去楼空。⼩巧的LED灯在⽩⾊路⾯上描绘出交
通线与路牌，贯穿整座城市，有许多忽闪摇曳着，熄灭了。车道线斑驳缺失。
主路的外车道都是双⾏道，如⽕车⼀般蜿蜒的公交车连接着⼗节车厢。⼏条年久失修的天
车线路已经很久没有运⾏了，车⾝嘎吱作响，覆满了植物。市民车辆上的LED灯熠熠闪
亮，⼀半的车以电⼒驱动，另⼀半烧混合汽柴油。许多车⾝上都饰有纹⾝⼀样的印花。⼤
部分车辆都是⾃动驾驶的，驾驶员们做着⾃⼰的事情，⾛神偷闲。电动车，助动车，溜旱
冰和滑滑板的⼈们在汽车左右⾏进，有些以最⾼限速在车流中穿梭疾⾏，⼤部分则在车
道，⾃⾏车道，⼩巷和⼈⾏道之间缓慢穿⾏。停靠在路边的车辆紧紧相连，平⾏停车⼏乎
是不可能的。车底下延伸出两个橡胶滚轴，把车⾝托⾼了⼏厘⽶。被架⾼的车借着滚轴，
横向移动，轻轻松松地出了车位。
上下班的⼈群挤在两条主要的公共交通线上。街上，⽆数拾荒者在楼宇间的⼩巷⾥徘徊闲
逛。⼏乎每个⾏⼈都佩戴着⾯饰:⼜罩，护⽬镜，⽆线⽿机，连接着各样帽⼦的⽿罩，还
有定做的机车头盔。
警⽅的巡察⽆⼈机游⼷于街灯之上，监视着庞⼤的⼈群。机⾝两侧的红蓝警灯标⽰着这些
⽆⼈机为警⽅所属。
城中，彩⾊LED灯闪耀着褪⾊的光芒，描出⼀栋破旧的六⼗层公寓楼的轮廓。拥挤的停车
场⾥，⼀辆⽩⾊豪华跑车的车门打开，⼀个27岁，188厘⽶⾼，⾦发碧眼的⽩⼈男⼦从车
⾥踏了出来。男⼈名叫夏恩·钱伯斯。他迅速插⼊了另⼀辆⿊⾊轿车的充电器，并把⼀个
沉重的⾏李袋放进了车⾥，随后便快速⾛向了公寓楼。
夏恩进了他简约的两卧公寓，掩上门，叫道:“洁德!”没来得及脱下外套和鞋，他便冲进了
卧室。屋内丝毫没有烟⽕⽓，除了⼀张简单的⽊制餐桌，没有其他任何装饰和家具。
⼀个24岁，170厘⽶⾼的棕发⽩⼈⼥⼦放下了正在阅读的书本，抬起头来。⼥⼈名叫洁德·
佳斯特。夏恩⼀脸担忧地站在卧室外的⾛道⾥。
“夏恩，你在⼲什——”
“我们得赶紧收拾⼀下⾛⼈，”夏恩快速地说着，“就是今天，洁德。到时间了。去把硬盘
处理好。”她皱着眉头，低头望着⼿⾥的书。“洁德?”她站起⾝来，把书丢在了床头柜上。
“我们是要逃难吗?现在就⾛?”她不情愿地猜测。
“是的。我已经安排好了。执⾏应急措施……现在。”他乞求道。穿过⾛道之前，他抓住了
洁德的⼿，上前给了她⼀个热切的吻。他们松开彼此后，夏恩对她说:“对不起。”
“之后再跟我解释吧。”她严肃地回应。夏恩放开了她，任由她离去。随后，夏恩迅速打开
⾐柜，抽出⼀个旅⾏箱，打开。
另⼀间卧室的门猛然打开，⾥⾯是夏恩的办公室。洁德⾛了进去。房间⾥满是电脑和办公
器械。她匆忙登录主电脑。电脑启动后，洁德插⼊了⼀个带有绿⾊六边形图案的拇指磁



盘。她操作着⼀个全息触摸板，把⼀个叫做“六⾓⼠”的⽂件拖进了磁盘上的绿⾊六边形图
标⾥。⼏秒钟后，⽂件下载完成。洁德删除了⽂件和整个硬盘，从电脑插⼜处拔出了磁
盘。
在公寓的露天阳台上，洁德擦亮了⼀根⽕柴，悬在⼀个⾦属垃圾桶上。昏暗的⽕光隐约照
亮了她的脸庞。楼下的城市街道车流熙攘喧嚣。雷⾬沿着地平线冲着城市袭来，风也刮得
更猛烈了。垃圾桶⾥，许多硬盘，笔记本和散页堆叠在⼀起。洁德泪眼朦胧，泪珠滴落在
垃圾桶上。她把⼿⾥的⽕柴丢进了桶⾥，呆望着⽕焰燎着桶⾥的⼀切。⼏秒钟的时间⾥，
夏恩和她共同的⼼⾎便付之⼀炬。
洁德进了卧室。夏恩已经把第⼆个旅⾏箱也塞得满满当当了。他停下了⼿⾥的活，转向
她。
“弄完了?”他问。洁德点了⼀下头。夏恩转回⾝去，继续收拾⾏李:“我们现在该出发了。”
“夏恩……我们是不是有危险？”夏恩停顿了⼀下，转过头去望着她。
“没有，我争取了⾜够的时间，”他坚定地说，“等我们上路之后我会跟你解释的。现在得
抓紧时间了。你相信我吗？”
“你知道我相信你。”
“那就帮我⼀起收拾。”
洁德⼀边在他⾝边帮忙，⼀边问道:“我们要去哪⾥？”

***
夏恩和洁德驾着⼀辆⿊⾊轿车，顶着雷暴⾬，⾏驶在郊外⼀条拥挤的⾼速路上。他们的⼉
⼦杰克坐在后座上。脑袋上覆盖着⾦⾊绒⽑的杰克只是个两个⽉⼤的婴⼉，不时低声呜
咽。洁德转过脸来注视着他。路灯照亮了他明亮的蓝眸，和夏恩⼀模⼀样的蓝眸。
“别担⼼蜜糖，不会有事的。”洁德柔声说着，递给杰克⼀个装着绿⾊液体的奶瓶。他⽴马
安静了下来，开始吸奶嘴。
“这就对了，”她轻笑着点头，转过脸去，望向驾驶座上的夏恩，“夏恩？”
他深呼吸了⼀⼜，坦⾔道:“之前的⼏个⽉，我⼀直在控制着我们的研究成果，防⽌⼤批量
⽣产。”
洁德眯起了眼睛，摇了摇头:“我以为我们可以信任核⼼企业。你基本上是⾃⼰建⽴了整个
企业。这……这本来是我们唯⼀的机会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他认同道。
“那那些样品呢？都在哪⾥？”
“有⼀个在后备箱⾥。”
“你认真的吗？那另⼀个呢？”洁德盘问着。
“我寄出去了。”
洁德迟疑了⽚刻，淹了⼀⼜唾沫:“寄到哪⾥去了？”
“寄给了我⼤学时候的室友贾斯汀。”
“贾斯汀？”她瞪圆了眼睛重复道。
“他都不知道怎么开机，更别说使⽤了。”
“贾斯汀……你认真的吗？”



“我⽗母都去世了。我是他们唯⼀的孩⼦，书本是我唯⼀的伙伴。我唯⼀拥有的只有我的
学习和研究。贾斯汀是我认识的唯⼀⼀个有固定地址的⼈。”
“那我的⽗母呢？等等……我们就是要去我⽗母那⾥，是吗？”夏恩点了点头。“你为什么
要把两个样品分开呢？”
“现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这样。”
“发⽣什么事了？”
“我只能⼀次偷运⼀个。它们那么重，⽽且两次时机都要刚刚好才⾏。”
“哦……好吧，”洁德沉默着思考下⼀个问题，“那告诉我，这⼀切都是怎么回事？”
“最近，我对核⼼企业和新上任的执⾏委员会起了疑⼼。”
“新上任的？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事。”
“我也是今天下午才知道他们的新企划的，所以我们今晚就要⾛。他们打算把我们的研究
成果军事化。”
“什么？”洁德悄声惊叹。
“⽤于制造武器，制造……盔甲。”他告诉她。
“这是今天才发⽣的？”
夏恩点点头继续说:“所有的委员会成员都⽀持这项企划。他们升职的升职，加薪的加薪。
所以，我……我⼀个⼈终⽌了这个项⽬。”洁德忧虑地望向窗外。
“他们还不知道吧？”她猜测。
“你我都清楚，制造武器的⽬的是什么。不管怎样，我都不会让任何⼈因为我们⽽丧命。
这样的话，或许我们可以扭亏为盈？不……不应该是我们。”
“我以为核⼼的计划……我们的计划，是制造⼯业材料，⽽不是武器。”
“⼀开始是的。但后来理查德和整个委员会背着我跟⼀个格雷上将做了另⼀笔交易。”
“⼀个上将？”洁德挑起眉⽑重复。
“就是说，理查德发现了⼀个能够获利更多的⼿段。洁德，他们想把这项技术运⽤到各个
产业，包括制造武器。”
“⽤了我们的技术，即使是枪炮也是没法与之匹敌的——”
“我知道。”夏恩摇了摇头回答。短暂的沉静中，他继续在⼤⾬中驱车⾏进。“他们拥有的
所有武器都将坚不可摧。”
“战争形式便因此⽽改变。”洁德追加道。
“⽽且，你肯定也清楚，这个趋势肯定不会就此⽽⽌。这项技术潜能⽆限，甚⾄超过了当
初我给理查德的预想。”
“夏恩，我以为你当初对他有所保留，就是为了防⽌现在这种问题。我们还没开始测试我
们的第⼆个理论呢。”
“我不是核⼼唯⼀的科研⼈员，很久之前就不是了。理查德招了很多⼈来监视我，希望能
从我透露给他的信息中获取情报。我给他的那些信息都是不知道简化了多少倍的，连他这
样的蠢货都能懂。”
“就像是雇另⼀个律师来监管你现在的律师。”洁德⽐较道。
“我已经在核⼼的赞助下，完成了我这部分的任务，关于这部分的详细情况他们也没有完



全掌握。你也在家⾥，在没有⼈知道的时候，完成了你的任务。这本来就是我们⽤来保证
⾃⾝安全的计划，为了占取先机，为了我们的隐私。这也是我们当初选择不结婚的原
因。”
“之前样品在他们⼿上，现在样品没了，他们肯定会去找的……也会来找我们。”洁德设想
着。
“我当初应该猜到的，理查德肯定会去追求更多的利益。”
洁德笑了笑，随即摇摇头抱怨道:“这世上不乏像理查德和他的同僚那样的⼈，根本不在乎
伟⼤的思想和发现，也不在乎解开万物的秘密，⽆所谓宇宙的真相。他们没有那个能⼒，
也不想分析复杂的数据。去研究这种事只会让他们发觉⾃⾝的愚钝，让他们感到……困
惑，恐惧，低⼈⼀等。”
“他们资助我们这样的⼈就只有⼀个⽬的，就是为了最后那⼀张能保他们⼀辈⼦⾐⾷⽆忧
的⽀票。”夏恩强调。
“有了这项技术，他们就⽆⼈能敌了。整个世界也会进⼊⼀个新的时代。从⽯器时代，青
铜器时代，铁器时代，硅晶时代，⼤数据时代，再到现在……”
“只要我还在，我就绝不会允许这种事发⽣。”夏恩打断她。
“要不是那些屈指可数的伟⼤科学家们，⼈类到现在都不会明⽩⽇⽉星⾠的交替，更别说
理解我们⾝在众多银河系之中的事实，驾驭电能⽤来……⽤来……”
“洁德，不会有事的。缺失了你的那部分，只有我的这部分对他们来说是没⽤的。没了样
品，想要制造⽣产也是不可能的。就以他们知道的那点东西，即使真的着⼿制造了，过程
也会又慢又艰难。”
洁德从外套⼜袋⾥掏出了她的绿⾊磁盘，告诉夏恩:“我毕⽣的⼼⾎都在这⾥。主要的硬盘
都已经销毁了，残骸我也带在⾝边。但是难道他们不会……他们会来找我们的。”她担忧
地设想。
“你的那部分是完全分开存放在家⾥的。核⼼对此不知情。你是安全的。我们的研究成果
是安全的。核⼼和所有的同僚都不知道你的存在。你和杰克保留了你们⾃⼰的姓⽒，车也
是在朋友名下的，你们还是加拿⼤的公民⾝份，”夏恩伸⼿抚上洁德的膝盖。她的⼿也抚
上了他的⼿背，“他们都不知道我跟你住在⼀起。作为掩护，我的公寓在完全不同的楼
层，就像我们计划的那样。”
“那你呢？过境的时候……他们会发现的。”
“我给⾃⼰争取了⾜够的时间。我的⾝份暂时不会引起他们的怀疑。”
“那个上将可能已经发布通告了。”洁德指出。
“他们以为我在休假。我们离边境还有⼀天的路程。现在是周末，所以下周⼀我不去上班
合情合理。之后我也可以请病假或者申请更长的假期。我可以找各种理由拖延时间，直到
他们起了疑⼼。”夏恩推测道。
“好吧。”洁德暂时想不出别的问题了。与此同时，夏恩⼀⾔不发地专⼼开车。⼤⾬倾盆，
⾬声簇簇。他们离开了城区，进⼊了⿊漆漆的郊外。

***
阳光普照。夏恩下了⾼速路，来到⼀家荒凉的加油站⼩餐馆。这⾥是附近⼀百公⾥内唯⼀



的服务区，餐馆⾥⼈满为患。他在加油站的充电桩旁停了车。
“你们先去占个座，我来给车充电。”他说。洁德点点头，打开了副驾车门。杰克在⾃⼰的
车座⾥安然睡着。
洁德下了车，打着哈⽋伸展四肢。随后，她把杰克从车后座⾥抱了出来，搂在怀⾥。杰克
缓缓睁开了眼睛。
“好啦蜜糖，该补充能量了。”洁德亲了亲杰克的脑袋。
“我马上就来。”夏恩说着，给洁德的车插⼊了充电器。洁德抱着杰克，向餐馆⾛去。夏恩
悲伤地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。
餐馆⾥⼈声喧嚣。洁德把杰克安放在⼉童椅⾥，⾃⼰坐在⼀旁。⼀个服务员⾛过来向他们
问好：“午好呀。”
“午好。”洁德笑着回应。
“两位要喝点什么吗？咖啡？⽔？⼩家伙要喝果汁吗？噢，他可真是个⾁嘟嘟的⼩桃⼦。”
“我喝⽔就好，我的同伴要⿊咖啡，这⾁嘟嘟的⼩桃⼦嘛，给他⼀杯橙汁吧。”
“我们其实还有桃汁。”服务员建议道。
“好啊，那就桃汁吧。”
服务员笑着答道：“好的，请稍等。”
“谢谢。”
“不客⽓。”服务员⾛后，夏恩进了餐馆，向洁德和杰克的座位⾛去。
“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团结协作呢，”夏恩在洁德对⾯坐下，“那样的话事情就都好办了，但
我们偏不要，我们就是要各⽴门派，吃⼈⾎馒头，在中东地区互相厮杀，在发达国家⼤规
模制造武器。确实……确实，听起来是个⾮常不错的计划呢。”夏恩唠叨完了，随即深呼
吸⼀⼜，长长地叹息了⼀声。
洁德伸⼿抚上了他的臂膀：“夏恩，这⼀切都会过去的，之后你会在别的地⽅找到⼀份新
的⼯作。你给⾃⼰太⼤压⼒了。”
“洁德，你和我曾经是，现在也依旧是核⼼的顶梁柱。没有了我们他们就跟⽆头苍蝇似
的，公司也要关门了。不管那个上将投资了多少钱，都会亏得分⽂不剩。”
“那你觉得，在那之后会怎么样？”
“理查德和他的政客同僚们肯定会追究到底的。理查德本⼈也就是个傀儡⽽已。”服务员⾛
了过来，把饮料放在他们桌上。洁德⽴马松开了夏恩的⼿臂。
咖啡上来了以后，夏恩⽴即举起了咖啡杯，把⿐⼦凑到杯边：“谢谢。”
“不客⽓。赶了⼀晚上的路吧？”
“⼀会⼉还要接着⾛。”洁德与服务员聊着天。
“噢，⾄少⼩桃⼦有好好休息，对吧？不过，昨天晚上的雷暴还真是吓⼈。”
“是啊。”夏恩附和道。
⼀阵尴尬的沉默过后，服务员问道：“那么……想好要吃什么了吗？”
夏恩又扫了⼀眼菜单，答道：“嗯嗯……我的话，额，我要那个七号餐，双⾯烤⿊麦⾯包
加培根。”
“好的，那你呢⼥⼠？”



“我要六号，单⾯烤⿊麦吐司。⼩家伙的话，我们已经给他备好吃的了。”洁德说。
“好的，我马上给你们上菜。”
“谢谢。”洁德笑着说。
“谢谢。”夏恩也说。服务员笑嘻嘻地点点头，收⾛了菜单，转⾝向厨房⾛去。
洁德重新开始说起之前的话题：“我⽗母那⾥是最安全的地⽅。我爸是⼤法官，也许他可
以帮帮我们。”
夏恩叹了⼜⽓，揉着眼睛。“怎么了？”她担忧地问。
“洁德，真是对不起。”
洁德皱起了眉头：“别，你没有对不起任何⼈。”
“按现在这种形势，你和杰克都是安全的，没有间接伤害，没有⽆辜的⼈会因为我们⽽死
去，我们争取了⾜够的时间，但是很快他们就会起疑⼼的。”
“那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技术交给别⼈呢？交给我们可以信任的⼈。”洁德提议道。
“我本来以为我们可以信任理查德。你说的别⼈，指的是另⼀个国家？还是另⼀家企业？
但愿如此吧，洁德，但愿如此。我连⼩富翁都不认识⼏个，更别说⼤富豪了，⽽且对⽅还
要⾜够聪明，能理解我们的技术。”
“简直就是对⽜弹琴，还不如跟他们讲外语呢。科学……科学就是⼀门独⽴的语⾔，”洁德
阐述道，“但是⽆所谓了，我们直接展⽰给他们看好了。”
“他们怕的就是这个。他们怕我拿了他们的赞助，给⾃⼰的研究成果申请专利，为⼰所
⽤，或者是跟别家企业签约。”
“国家和企业都有他们⾃⼰的花花肠⼦，像提线⽊偶⼀样操纵着那些政客。”
“这些⾃以为是⾃命不凡的傀儡政客还因此赚得盆满钵满。”夏恩说笑着。
“就是。”
“每个国家都是独⽴运作的，关起⼤门来追求各⾃的短期⽬标。”
“每个国家，每个⼈，都是为了⾃⼰。”洁德说。
“在这莫⼤的宇宙中，⼩⽯头围绕着⼤⽯头转，⼈⼈都企图成为这⼩⽯头⼭上的⼭⼤王，
真是可悲。但我们现在必须要先退⼀步，直到抓住⼀个好机遇。如果探索宇宙就能⽴马赚
⼤钱的话，我们现在早就已经⾝在太阳系之外了。”
洁德翻了个⽩眼：“你每次都会扯到外太空去。”
“洁德，所有未知的答案都在这宇宙中，等着我们去发现。但是，我们⽢愿在原地等待，
浑浑噩噩，浪费宝贵的时间，耗尽了我们⼦⼦孙孙的未来。”
“我们现在先去我⽗母家吧。现在暂且只能等着，以后再解决未来的问题吧。我⽗母就住
在卡尔加⾥城外。我们会想到办法的，夏恩，⼀定会的。”两⼈沉默了下来。夏恩在深深
地思考着什么。洁德知道他在思考，满⼼希冀地注视着他。
“我们……我们的幻想，终将成为现实。”夏恩低语道。
“什么？”
“没什么。现在，我们要跟他们拉开距离才好。我们会⼀点⼀点，重铸⼀切，直到某天，
我们能够为我们的后代留下⼀个更好的世界。”他笑望着杰克。洁德摇摇头，叹了⼜⽓。
“没有资助的话，想要制造⼀个新的样品是不可能的。只有⼀个样品的话，制造材料也要



花很长时间。”
“在资本主义社会，钱和想法，缺⼀不可。其实这样挺可惜的，如果你有⼀个很棒的想
法，你还是需要钱来把想法变为现实。没有钱，空有想法就只是纸上谈兵。”
“有钱才有话语权。”洁德总结道。
“所以我们之中的⼤部分⼈都是没有话语权的。”他说。
“所以不管怎样，我们都不会放弃。很多⼈都像我们⼀样……在夹缝中⽣存，因为这⼈⼈
为⼰的体制⽽经济困难。每个⼈都在⾃⼰⼀⽣有限的时间⾥，努⼒踩着别⼈往上爬。”
“破坏了我们的家园。”夏恩追加道。
“不给我们的⼦孙留后路。”短暂的沉默中，洁德和夏恩⼀齐望向了杰克。
“唉，要是可以去到另⼀个星球重新开始就好了。让那些⾃私⾃利的⼈在这⾥⾃⾏繁殖到
死，为了能源，资源，⾷物，甚⾄是⼲净的饮⽤⽔⼤打出⼿。”
“我们这样⾃毁式地发展经济，⽆辜的动物们也被卷⼊了⼈类的纷争，真是太可怜了。我
们……我们会改变这⼀切的，是吧夏恩？”
“如果有⼈知道如何能够让这世界变得更好，那他便肩负着⼈类的未来。如今已经到了这
步⽥地，我们当然会试着做出改变的，洁德。我会拼了命地努⼒。”夏恩⽓宇轩昂地说，
随后呆呆地望向远⽅。周围被沉默所笼罩。
“怎么了，夏恩？”
“你我该分别了。”夏恩忽然说。他神情严肃，洁德的⼼沉到了⾕底。
“等等……为什么？我不要。”她反对道。
“你知道的，我们的研究⽐你我⼆⼈更为重要。把我们⾃⼰放在第⼀位是不对的。我知道
你⼼⾥清楚，因为我爱你。”
“夏恩……肯定还会有别的办法的。”洁德喘息着说。
“洁德，深呼吸，”夏恩安抚道，“这是唯⼀的办法，我们以后也许还会再见的。现在，我
们⽆能为⼒。”
洁德⼿撑着桌⾯，嗔怪道：“也许？我才不在乎我们的研究，如果不能跟你在⼀起我要这
研究有什么⽤。没有你……我们的研究根本就没有意义。”
“没有了我们的孩⼦，没有了杰克，才没有意义。”夏恩恳求着。
“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。”
“我会回来的，洁德，我就算拼了命也会回来。你知道我会的。”
“如果你不回来的话，我就当你死了。”她说。
“如果我没能回来，你就知道我是拼了命，尽了最⼤努⼒了。”
“你早就知道你要跟我分开。我们原先都计划好了，你现在⾃以为是地改了计划，对我隐
瞒这么重要的事情。你这是在对我撒谎。如果你爱⼀个⼈，你是不会对她撒谎的。”
“我对你撒了谎，因为我的区区爱情在⼈类的毁灭⾯前根本不值⼀提。”夏恩的话在洁德⼼
中激起了⼀番仰慕之意。其实她⼼⾥也清楚，她的做法有些⾃私了。
“你说得对。”她坦⽩道。夏恩扬起下巴，等着洁德告诉他⾃⼰哪⾥说得对。“如果我们出
城之前你就跟我说了，我肯定不会同意的，也不会⾛出这么远来。如果是我的话……我也
会选择先隐瞒的。”



“洁德，我爱你。”
“我爱你，夏恩。”她不禁潸然泪下。夏恩站起⾝来，挪到洁德⾝旁。她崩溃地抬头看着
他：“现在呢？你打算怎么办？我该怎么联系你？”
“为了我们的安全，我们最好还是不要联系了，你也不需要知道我打算去哪⾥。我的信⽤
卡记录会显⽰我的位置，我来把他们引开，之后我会再往另⼀个⽅向⾛。”
“那⾄少告诉我……夏恩，你打算……怎么解决这事？”
“我会处理好的，我发誓，”他的⼿掌轻抚着洁德的头顶，嘱咐道，“我不在的时候，你要
照顾好你妈妈。”他俯下⾝来，在洁德的额前吻了⼀下，同时从外套⼜袋⾥掏出了⼀个磁
盘，跟洁德的⼀模⼀样，只是他的是⽩⾊的。洁德摸到了磁盘，迅速藏进了⼜袋⾥，随后
拉着夏恩，深深地吻着他。
他们放开了彼此。夏恩说：“有了好的想法只成功了⼀半。你现在要把所有的⼀切都拼凑
起来。我知道你可以的……我知道你可以给杰克，给我们，⼀个光明⽽⾃由的未来。”
夏恩背过⾝，向门外⾛去。离别之际，他转过头，看到洁德在⾝后⽬送着他。随即，他的
离去便扯断了两⼈交错的视线。
洁德抱起杰克出了餐馆，泪光闪闪地环顾四周。夏恩已不见了踪迹。洁德把杰克放在他的
座椅⾥，⾃⼰随后也上了车。
洁德静静地深呼吸了⼀⼜，忽然注意到右⼿边的副驾座位上躺着⼀张折起来的便条。她⽬
不转睛地盯着便条。

***
天⽓温暖宜⼈。洁德驾车⾏驶在⾼速路上，穿越⼴阔的加拿⼤农⽥。她摇下了后座的车
窗。杰克咯咯笑了起来。副驾座位上摊开着夏恩留下的便条。他在便条⾥致歉：“洁德，
真的对不起，我除了⾛，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。我不⾛的话，你和杰克都会有危险。只能
这样了。”
洁德开车穿过⼀座闲适的⼩镇。夏恩的便条上继续写着：“洁德，⼀旦我证明了⾃⼰的清
⽩，我就会回来找你们的。我离开了你和杰克，也把我们的研究成果都抛在了⾝后。”
⾏驶在加拿⼤中部的乡村，洁德⼀路向西，追逐着落⽇。夏恩的便条继续写道：“我不会
放弃我所拥有的⼀切。我决定了要⾛，因为我有把握能与你重逢。我们共同创造的回忆，
就是我来这世间⼀趟的意义。”
杰克在后座上吸着装满绿⾊液体的奶瓶。洁德在⾼速路边停下，下了车，伫⽴在⼀⽚⼀望
⽆际的麦⽥边，欣赏着风吹麦浪。夏恩的便条继续写道：“我会尽⼒处理好这件事。但
是，你得明⽩，你和杰克的安全是最重要的。”洁德在⼿机上划着，选中⼀个名为“佳斯特
法官”的联系⼈，把⼿机贴在⽿边。
洁德在⼀扇⿊⾊铁门前停车。铁门后连接着⼀条百⽶长的车道。⼏近黄昏，洁德满脸疲
倦。铁门中央嵌着⼀个字母J的字样。车道上的柏油⼲透之前，⼀个像夯⼟机⼀样的器械
在路中央印上了⼀个六边形的图案。铁门两旁筑有两根四⽶⾼的⽔泥⽀柱。⼀个摄像头架
在其中⼀根柱⼦顶部，监视着门⼜。夏恩的便条最后写道：“你们要⾛得远远的，跟我们
计划的⼀样，去你⽗母家。灾难过后，我们会在余烬中涅槃重⽣。⼀定会的，洁德，我知
道。我爱你。”铁门缓缓打开，洁德驾车驶向佳斯特家的三层宅邸。车道两旁新栽了⼩树



苗。更远⼀点的地⽅，花朵，蕨类植物，⼤⼩各异的假⼭⽯星罗棋布。
佳斯特家的宅邸占地七⼗英亩，四周环绕着四⽶⾼的围栏。⽥地与树林贯穿整个宅⼦，周
围没有其他任何建筑或民居。天边摇曳着星星点点的城市灯⽕。车道两旁的树后堆积着更
多的假⼭⽯。车道中段，⼀个男⼈和⼥⼈的雕像⽴在路两边，彼此相望。⼥⼈披着长袍，
戴着眼罩，⼿⾥举着⼀架天平。男⼈则⾝披斑驳的铠甲，⼿⾥攥着的剑缺了⼀⾓，在他两
腿之间，剑尖向下指着。
佳斯特宅邸的屋顶被太阳能板所覆盖，还筑有⼀个天台。天台的栏杆和⽀柱也仿照罗马柱
的样式，全部由⽔泥所制。两台旋转着的⼩风车伫⽴在房屋边上。洁德把车停在车库前，
出神地望着⾃⼰童年时的家。
时间还早，空⽓⾥裹挟着春⽇的丝丝凉爽。15岁的洁德⾝着破旧的连体服，头发绑成⼀个
利落的马尾，独⾃坐在佳斯特家的门廊台阶上。她皱着眉头，眼睛红红的，看起来很是恼
怒。她的爸爸约翰⼀⾝⼲练的三件套西服，抓着车钥匙和旅⾏箱从前门迈出来。约翰的头
发已经半⽩了，刮得很整齐的胡⼦也透着丝丝的灰⽩。他在洁德⾝边坐下。
他看着她说：“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么年轻的⼈，对全球事务如此上⼼。你最好还是
要把⾃⼰放在第⼀位，想⼀想你要怎样安排你⾃⼰的⽣活，多花点时间跟朋友⼀起玩也是
好的，或者就像你现在这样，出来透透⽓。”
“我就是为了透⽓才出来的。”
“哦，洁德，我知道你为什么在这⼉。我听到你摔门了。”
“对不起。”洁德道歉。
“这种事已经发⽣很多次了。”
洁德低头望着⾃⼰的脚尖，嘟囔着：“对不起。”
“洁德，你不该让世界上正在发⽣的不好的事情影响到你。这不是你的错。”
洁德看向约翰，回嘴道：“法官⼤⼈，如果这些事情都不能影响到我，那这说明了什么？
说明了我是⼀个什么样的⼈呢？”
“⼤部分⼈都是在乎的，只是他们没办法改变这个世界，没办法介⼊全球性的事务，国家
层⾯的事务，州，省，甚⾄是他们⾃⼰的城县，更别说为了⼤家⽽牺牲⾃⼰了。”
“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这正是我们需要的。”
“什么？”约翰问道。
“⼤多数⼈。”约翰听了，不禁点头轻笑起来。
“你说得对，只不过有些时候，就算是⼀个⼈也能做出巨⼤的改变。但是洁德，像你这样
年幼的⼈，你们从前⼈⼿⾥继承了这个世界，你们不应该感到内疚。”
“只是在⼀边看着的话，我什么也做不了，”洁德的话让约翰扬起了下巴，话到嘴边又咽了
回去，“就是因为我什么也做不了，所以我觉得内疚。要是有⼈不觉得内疚，那就只能说
明他根本就不在乎，因为……因为在他们的内⼼深处，根本就是⽆所谓的。”
“我也觉得是这样。”
“我⼀个⼈坐在家⾥，⼿⽆缚鸡之⼒，只能站在⼀边，因为我缺乏可信度，我没有⽀配
权，没有⼒量，没有财⼒，没有⾃由。我只能站在⼀边看着……等着。”
“洁德，会轮到你的。就像所有⼈⼀样，你会有机会做出选择的。这选择是否会让这世界



变成更美好的地⽅，完全取决于你。以前是这样，现在是，以后也是。”
“法官⼤⼈，为什么我们不能⼀起团结协作呢？为什么要把钱花在战争和武器上呢？”
“因为恐惧。”约翰说。
“我们应该合作才对。”她提议道。
“我知道。”
“⽤我们⾃⼰的钱，发展我们⾃⼰的城市基建，开发可再⽣能源，扶贫。”
“对呀。”
“还可以把我们的军队投⼊到本地的安保中去。”
“怎么说？”约翰询问道。

“国家给我们的战⼠们提供⾷宿，他们可以帮忙维护我们的安全，防⽌⼤型枪击案
的发⽣。”

“这确实是个双赢的好办法。”
“真是太浪费了……除了⼏个国家间的⽭盾冲突，现在基本没有在打仗。⾮战时，战⼠们
应该服务⾃⼰的国家和⼈民。我们需要他们的协助。警⽅，消防员，医护⼈员，教师……
孩⼦们，都需要他们的帮助！”洁德激动的述说和声⾳⾥的痛苦让约翰怔了⼀怔。
“说实话，我也觉得很惊讶，居然没有任何⼀个国家在实践。”
“⽽且，在每⼀美元的税款⾥⾄少提出25分⽤于太空项⽬才像话。现在的半分钱简直是个
笑话。”
“加拿⼤的话就更少了。”约翰追加道。
“看看美国⽤这半分钱都取得了哪些成果，这才是真正讽刺的呐。就靠这半分钱，美国领
先了别的国家⼀⼤截。”
“既然现在我们说了算，那就抽出26分钱好了。”他提议。
“或者50，或者75！你能想象吗？”洁德眉飞⾊舞地说。
“洁德，你知道我百分百⽀持你。我们要讨论多少次你才能明⽩？”
“我知道。我最近确实有些喋喋不休了。对不起。”约翰摇摇头，圈住了洁德的肩膀。
“对不起，让你感到这么内疚。你这么焦虑，我也不能怪你。洁德，我也经历了很多，很
多我⽆法控制的事情，不想提及更不忍⽬睹的事情。但是，我选择的道路给了我⼀些⽀配
⾃⼰⽣活的能⼒。当法官这么些年，你知道我学到了什么吗？”
“什么？”
“我相信，没有被证明的理论都只是理论⽽已。”
“就像是⼈，没有被证明有罪，就都是清⽩的。”她⽐较道。
约翰点点头默许：“法律⾯前⼈⼈平等。法律是划清善恶的⼯具。法律基于真相。真相藏
于事实之中。区分事实和理论就是对⼈是否有罪的判断。”
“这是公理。”洁德说明道。
“是通⽤的共识，划清理智与疯狂之间的界限。”
“和平与混乱。”她修改道。
“你能想⼀想，我们的共同需求都有哪些吗？”
“要有⾜够的粮⾷，⼲净的⽔和空⽓，为⼈类和所有其他的⽣态系统创造更好的⽣活质



量。有了这些基本条件，才能考虑别的。不仅仅是为了我们⾃⼰，也为了我们的后代，我
们的⼦⼦孙孙。”
“否则我们的努⼒就没了⽬的，我们所达成的⼀切成就也都没有了意义，”约翰俯下⾝，亲
了亲洁德的头顶，“我要⾛了。我们今晚再聊。但是洁德，你说得都对。”约翰站起⾝来，
⾛下门廊的阶梯。⾛到半路，他转过脸去，看到洁德正盯着他。“⼈们就是喜欢抱怨，很
骄傲地指桑骂槐，也不想想怎么能从⾃⾝出发去解决问题。洁德，要把时间花在解决问题
上，这样，你的喋喋不休或许就不会这么颓丧了。”
洁德点点头答道：“谢谢你，爸爸。我会努⼒的。”
“我知道你会的，”约翰⿎励地笑着，“我爱你。”
“我也爱你。”她回应着，望着他转过⾝向他的车⾛去。
约翰和他的妻⼦艾莉·佳斯特都已⼈到古稀。他们到车库前迎接洁德。他们养的四条⼤狗
汪汪叫着冲洁德与杰克跑去。艾莉和洁德与彼此⼗分相像，只不过艾莉满头银发，看起来
有了些年纪。洁德抱着杰克，⼤狗们好奇地绕着他们转圈。⼀家⼈拥抱在⼀起。不⼀会
⼉，洁德便开始轻轻抽泣了起来。
“没事的，洁德。你跟我们在⼀起，你很安全。”艾莉告诉她。⼤家放开彼此后，她继续说
道：“你⼀定累坏了。来，我来帮你。”洁德便把杰克递到了艾莉怀中。洁德⽤两⼿抹着脸
颊上的眼泪，看着约翰和艾莉凝视着杰克的样⼦。
洁德战栗着说：“对不起，本来想早点来看你们的，但是……但是我……”
约翰摇了摇头：“洁德，别这样。”
“全都是我的错，”她承认，“我从来都没有计划着要抽出时间来陪伴你们。我们……我们
本来是要来的，但是夏恩和我……我们刚刚……”洁德深吸⼀⼜⽓，望向地⾯，摇了摇
头。
约翰的双⼿抚上洁德肩头，抚慰道：“没事没事，有的是时间。我们⼀直都在这⾥，以前
在，以后也会⼀直在。你跟你妈妈先进屋，我来帮你把⾏李从车⾥搬出来，好吧？”
“谢谢爸爸。”艾莉怀抱着杰克，与洁德和四条狗⼀齐进了佳斯特宅邸的⼤门。约翰则朝着
洁德的车⾛去。

***



第⼆章

六个⽉后，明媚的夏⽇阳光照耀着佳斯特宅邸。
洁德⼀丝不挂地站在卫⽣间的镜⼦前，披散的头发长及⼿肘。她操起⼀把剪⼑，开始剪⾃
⼰的头发。⼀把⼀把的长发落进⽔池⾥。
刚刚出浴的洁德擦去了镜⼦上厚厚的⼀层⽔汽。镜中映出她新剪的短发。
她放下吹风机，把头发拨到⼀边，做出⼀个偏分的造型。她就这样沉静地，看了⼀阵镜中
⾃⼰的映像，脸上萦绕着悲伤。她挤出⼀个浅浅的笑。
距离佳斯特家⼤概⼀百⽶远的地⽅有⼀⽚宽阔的圆形池塘，被芦苇和假⼭⽯所环绕。⼀个
⼈⼿形状的⽔泥雕像伸展在池塘中。整个后院都零星地散布着假⼭⽯。池塘后⾯是⼀座等
⽐⽔泥雕像，塑造了⼀头雄⿅。⼀个灰⾊的猫头鹰⽔泥雕像伏在⼀根低垂的树枝上。另⼀
座长长的龙雕像在树⽊间若隐若现。还有更多的等⽐雕像掩映在整个庄园之中。印着暗花
的⼩径蜿蜒在院⼦⾥，不时有⼩巧的⽔泥⽯阶连接着⽔陆。
屋后的树⽊间掩藏着⼀个三⼗⽶长的筒仓。仓顶上的玻璃房⾥，⼀架望远镜从屋顶探出
来。屋顶上，⼀⾯巨⼤的可旋转镜⼦把光反射到院⼦另⼀头的⼀个⼩锅炉组上。四条狗，
两只猫，和五只兔⼦在院⼦⾥嬉戏探索。⼤草坪上铺了⼀条毯⼦，艾莉坐在上⾯拿着模型
逗杰克玩。约翰正忙着在马厩⾥给他的⼏匹马⼉们喂⾷。洁德穿过院落，下了⼀条⼩⽯
阶，踏过⼀条印有树叶型暗花的⼩路，朝艾莉和杰克⾛去。艾莉见了她的新形象，不禁瞪
⼤了眼睛。洁德忍不住笑了出来。
“我知道，我知道。”洁德盯着⾃⼰的脚尖。
“洁德……你的头发。哇，你……你看起来变化好⼤……当然，是好的那种变化。对不
起。上⼀次见到你头发这么短的时候，你还是⼀个⼩⼩的佳斯特⼩⼈。”洁德冲她笑。艾
莉抚摸着杰克的脑袋。杰克也笑了起来。
“这个发型已经留了这么久了，想换个新的。前⼏天我看到你的蛇雕像了，把我吓了个半
死。”
“哦，你找到我的⼩蛇了呀？我喜欢她的⾝体缠绕着树根的样⼦。”
“你真是费了⼤劲了，妈妈。假⼭⽯，柱⼦，雕像，它们……它们都美极了，特别逼真。”
“哦，谢谢你。这些事情可以让我忙起来。在你回来之前，你爸爸也还在忙着给那个筒仓
装镜⼦呢。”
“是呀，镜⼦增加了反射到锅炉上的光，确实很酷呢。发电机是⽤蒸汽驱动的，是不是？”
艾莉点点头答道：“我们现在完全是⾃给⾃⾜了。我们还新装了⼀个地热电极，你爸爸跟
你说了吗？”
“真的？他没跟我说。挖了多深？”洁德问。
“我们所在的这⽚区域正好地热活动频繁，挖了⼏百⽶就⾏了。施⼯的时候⽤的都是重型
器械，虽然当时地上有铺⽊板做保护，但院⼦的地⾯还是经常被压坏，要常常修理。”
“是啊。”
“嘿，你爸爸和我都在想……”



“嗯？”
“车库⾥的那些空盒⼦是怎么回事？约翰跟我说你……你给杰克做了个什么东西？⼀个什
么新玩意⼉？”
“嗯，做了个婴⼉床。我从⼏个不同的⼈⼿⾥买了⼏样不同的材料，然后把它们拼起来。
本来我是想早点做的，但是那些零件过了好久才到。”
“哦好，所以……所以这个东西……在市⾯上是没得卖的？”艾莉猜道。
“有类似的⾼压床，但是我的这个跟那些制造⽅法不同。”
“你总是挑战⾃⼰的极限。”
当天晚上在杰克的房间⾥，洁德戴着⾯罩，启动了⼀个⼿钻。她俯下⾝，在⼀张⾼压床顶
部的树脂玻璃顶上钻了个洞，随后把⼀根⿊管插⼊洞⾥，钻⼊螺丝把⿊管和床顶固定在⼀
起。洁德退后⼀步，欣赏着她的杰作。床顶上植⼊了三根⿊管，管⼦连接着位于床后的雾
化缸。洁德抱着胳膊笑了。
“有什么问题吗，妈妈？”洁德问艾莉。
“没什么。这两个有什么区别，普通的婴⼉床和这个⾼压……怎么说的来着？”
“⾼压睡眠仓。它能释放雾化维⽣素和——”
艾莉打断道：“雾化维⽣素……还有这种东西吗？”
“并没有。”
“哦……”
“同时也会降低氧含量，因为这⾥⾯其实就是⼀个可控的⼤⽓层。”
“降低氧含量？”
“不⽤担⼼，第⼀年的话只会稍微降低⼀点点，差不多0.1%。”
“只要你懂就⾏了。”
“我要是不懂的话就不会去做。可我⼀旦开了头，就不会半途⽽废。我要把杰克放在第⼀
位，给他最好的。”
“当然。”
“每个母亲都应该这样。”
“当然，”艾莉说，“我没有暗⽰任何不好的意思。”
“法官⼤⼈在哪呢？”
“你爸爸在那边喂马。你去帮帮他，我来照看⼩家伙。”
“谢谢。”
“跟我客⽓什么。”艾莉继续拿着模型跟杰克玩耍。
“要乖乖的，蜜糖。”洁德嘱咐杰克。
洁德穿过后院，往马厩的⽅向去，差⼀点就踩到了⼀只在草坪上吃草的兔⼦。
洁德的⼿抚上⼀匹马⼉，问：“需要帮忙吗？”约翰转过头来，看到她的⼀瞬间，⽴马怔住
了。
“哇！你把我的⼥⼉怎么了？”
洁德绽开了笑颜：“剪了头发。”
他咯咯笑着：“我能看得出来。很适合你。”



“谢谢。那么？”洁德执意要帮忙。约翰弯下腰去，捡起⼀只桶，丢给了洁德⼀把马刷。
“好吧好吧。洁德，你能回家来真好，已经很久没见到你了，上次离家这么久还是你去上
⼤学的时候。”
“回家真好。”洁德给⼀匹马刷⽑。
池塘边，洁德与约翰⼀同给他们养的彩虹鳟喂蛋⽩⼩球。鱼⼉们争先恐后地浮了上来，有
些还跃出了⽔⾯。洁德沿着池塘，把⾷物投喂给池中的三只⼩乌⻳。
晚上，洁德帮着约翰，把⼀个⾼⾼的鸟喂⾷器注满了⾷物。
约翰回忆道：“我想告诉你，在你⼩的时候，我真希望能多陪陪你。”
“额……我明⽩，那是你的⼯作。不，是你的责任。”
“我有这么多的养⽼⾦，本来可以早点退休的。你妈妈也靠做雕像挣了不少钱。”
“我希望很多事情都不⼀样，但是，谢谢你这么说。其实，我也希望我们前⼏年能多回来
看看你们。”
“你们有你们⾃⼰的梦想要实现，我完全理解。”约翰点了点头说。
洁德翻了个⽩眼，摇摇头：“我们没能实现我们的梦想，真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。”
“已经这么久了，他……有联系你吗？”约翰问。
“没有。如果他⼀直没联系我，那我只能往最坏的⽅向想了。”洁德⼼中⼗分恐惧。
“从这⼀连串的事情⾥，你有吸取到什么教训吗？”
“不要相信任何⼈。”洁德回答。
“相信我，不要随便相信别⼈。”约翰断⾔道。
“也不能相信你吗？”
“对你来说，我只是随便⼀个‘别⼈’吗？”
“不，不，爸爸，你才不是别⼈。”
“现在这种情况，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“我会想出办法的。”
“有头绪了吗？”
“还没有。”洁德说。
“要不要找⼀份新⼯作？”
“我有很多存款，但是确实，要赶紧找⼯作了。”
“在你还没找到⼯作之前，你都可以住在我们这⼉，多久都可以，你知道的。⼀想到你⼀
个⼈独⾃抚养⼀个孩⼦，我就觉得⼼疼。”
“谢谢。我有把握，因为抚养我的那个男⼈把我养育得很好。他给我做了⼀个很好的榜
样。”洁德坚定地说
“哦洁德，谢谢你。”
“我现在就是⼀天⼀天过，顺便找找看有没有什么好机会。到现在为⽌还没有找到。”
“不急，慢慢来。时机成熟的时候你⾃然会知道的。”约翰安慰她。
“什么时机？”
“从头来过的时机。”约翰答道。
“我不知道我还想不想从头再来了……如果没有他在⾝边的话。”



“不尽最⼤努⼒的话，你想想杰克，他该怎么办？”
“他现在是我⽣活的中⼼。我知道，在我的帮助下，他可以成为很棒的⼈，成为⼀个不平
凡的⼈。”
“有时候我觉得，我对你没能尽到最⼤努⼒。”
“不，别这么说。我的童年很幸福，我才不会说你不好，那样的话也太任性了。”
“虽然那个时候我经常不在家……”
“爸爸……”
“但是你似乎也成长得很好。”
“如果当时夏恩和我达到了我们的⽬标，那这个世界早就被我们改变了。”
“我知道，洁德。”
“你对我和杰克来说，真的很重要。”洁德转过⾝，给了约翰⼀个长长的拥抱。
约翰告诉她：“以前……现在也是⼀样，你妈妈和我经常会说我们为你感到特别骄傲。”他
们松开了彼此，后退⼀步，互相笑了笑。“你⼆⼗⼆岁的时候就是物理系教授了，还有你
的项⽬……和他⼀起开发的项⽬。”
洁德⾯⾊忧伤，慌忙嘟囔着：“谢谢，你能这么说真是太好了，真的。但是，我想……我
该进屋了。”
“嗯嗯好。你去忙你的吧。”
“天不早了，我得去哄杰克睡觉了。”
“我明⽩，杰克永远是第⼀位……嘿，洁德。”约翰叫住她。
洁德转过⾝来，⾯对着他：“怎么了，法官⼤⼈？”
“我爱你。”约翰告诉她。
洁德有些不知所措，但仍微笑着回应：“我也爱你，爸爸。”约翰能看出她在强颜欢笑，脸
上的笑容遮不住内⼼的伤痛。洁德转⾝⾛向后门廊。约翰也提起了⼀袋鸟⾷，往⼩棚⼦⾛
去。

***
洁德锁上了杰克的房门，转过⾝来⾯对着⼀堆还没收拾好的打包箱和泡沫。⼀张⽼旧的写
字桌蹲坐在房间⼀隅。桌上放着⼀个三⾓形的物件，被⼀张床单罩住，长宽⼤概各⼀⽶。
箱⼦周围散落着⼀辆独轮⼿推车和各样⼯具。洁德望着杰克在⼩⼩的婴⼉床⾥酣睡，随后
看向右侧。已经完⼯的⾼压仓床靠墙放着。洁德在写字桌前坐下，戴上护⽬镜和硅胶⼿
套，拿出⼀个又⼀个的瓶瓶罐罐。罐⼦⾥装有纯净元素，每个都做了标
识：“碳”“氢”“氮”等等。她掀开床单。床单下藏着的是六⾓⼠机器，犹如⼀座灰⾊的⽅锥
形⾦字塔，层层叠叠。洁德按下顶部的三⾓形棱锥，料⽃便弹了出来。料⽃是⼀个漏⽃状
的导管，有⼗⼆个孔，分别可以放置⼗⼆种不同的元素作为原料。洁德在机器底部插⼊了
⼀个酒杯⼤⼩的⼩瓶⼦，⽤⼀个针管样的⼯具把罐⼦⾥的纯元素依次转移到料⽃中去。完
成后，洁德按下机器上的六边形按钮。料⽃⾃动关闭进⾏启动，发出轻轻的轰鸣声。⼀台
笔记本电脑连接着机器。洁德坐了回去，观测着电脑上的读数。机器正在定制能够跟杰克
的DNA相链接的分⼦。⼀滴滴的绿⾊液体流进了机器底部的⼩瓶⼦⾥，渐渐地装满了⼀
整瓶。



⼗五分钟后，洁德举起瓶⼦观察了⼀阵，随后把它放进了⼀个⼩冰箱⾥。冰箱⾥还有另外
三⼗个同样的瓶⼦，分成五组分别摆放。她站在⾼压仓床边，深吸⼀⼜⽓，接着转⾝望向
安睡在婴⼉床⾥的杰克。她蹲下来，把杰克抱了起来。杰克醒了，睁开了他的蓝眼睛。
她把杰克⾦⾊的⼩刘海捋到了⼀边，悄声说：“杰克，是时候了。”她轻柔地把杰克放到了
⾼压仓床⾥，俯下⾝来吻了吻他的额头，然后把电极贴⽚贴在他的脖⼦，脸颊，和两个太
阳⽳处。她从冰箱⾥拿了⼀个⼩瓶⼦，回到床边，与杰克相互对望着。她拉下床边的拉
杆。杰克便被整个送⼊了仓内。洁德抬起拉杆，关闭仓门，来到床后的雾化缸处，把绿瓶
⼦插⼊了雾化缸中⼼的槽⾥。雾化器吸取着瓶中的液体，发出⼀阵⽓声。洁德同时拉下了
雾化器上的两个拉杆，启动了雾化缸。她伫⽴在床边，凝视着⾥⾯的杰克。他们静静地望
着彼此。⼀滴泪珠沿着洁德的脸颊滚落下来。绿⾊的⽓体慢慢盈满了整个⾼压仓床。杰克
也消失在了这⽚浓厚的绿⾊⾥。洁德回到桌边坐下。电脑屏幕上显⽰着杰克呼吸系统的数
据。洁德移动光标，把仓床内的氧⽓含量降低了0.1%。现在的数据显⽰，“氧含量
15.9%”。

***
厨房的餐桌上摆着装有维⽣素A到Z的瓶⼦，以及⼏乎涵盖了整个元素周期表的矿物质。
瓶⼦排列整齐，摆满了整个桌⾯。洁德仔细地⽤天平给矿物质和维⽣素粉末或液体称重。
每次称重过后，她便把称好的粉末和液体倒进⼀个榨汁机⾥，同时把⼀长条单⼦上相应的
维⽣素和矿物质勾掉。单⼦的顶端写着“维矿溶液”。她又⼩⼼翼翼地盛了正好⼀量杯的
⽔，倒进榨汁机⾥，随后盖上盖⼦，启动榨汁机。⼗⼆个⼩瓶⼦敞开着，嵌在各⾃的瓶托
⾥。她从中抽出⼀个瓶⼦，插⼊连接着电脑的混合器中。混合器启动后便开始震动。电脑
屏幕上显⽰着维矿溶液浓度的读数。
洁德眯着眼睛凑近了屏幕，轻声⾃⾔⾃语：“再来⼀点点钙，还有……锌。”
洁德在砧板上切了各种各样的蔬菜⽔果，并把切好的蔬菜⽔果块都塞进了榨汁机⾥，又加
了⼀些坚果和亚⿇籽。她往榨汁机⾥倒了⼀瓶维矿溶液，然后盖上盖⼦，启动榨汁机。榨
汁机的噪⾳掩盖了艾莉进门的脚步声。
“嘿，你在⼲什么呢？”艾莉⼤声地问。洁德吓了⼀跳，随即翻了个⽩眼，关掉了榨汁
机。“你是还没睡吗？还是已经起了？”
“不好意思，我在给杰克做奶粉。把你吵醒了？”
艾莉扫了⼀眼铺满了各种原料的餐桌：“没事……你……你⼩的时候，我好像没有喂给你
这么多的维⽣素和矿物质诶。”
“你确实没有。”艾莉听了，不禁⾯露羞愧。
“超市⾥买的奶粉不够好吗？”
“跟我的⽐起来，超市⾥的奶粉简直就是垃圾。”洁德毅然地说。
“你……你不觉得这有点太过了吗？母乳还不够吗？”
“我还想做得再过⼀点呢。”
“好吧。”
“我觉得，有条件的话，每个⼈都应该这样。我要给杰克最好的，⽐我⾃⼰的乳汁还要
好，那些乱七⼋糟的奶粉就更别提了。不尽最⼤努⼒是绝对不⾏的。”



“你在⽤的那个机器是个什么东西？”艾莉询问道。
“⼀个装置。”
艾莉叹了⼜⽓接着问道：“那这个装置是⽤来⼲什么的呢，洁德？”
洁德快速地解释：“这个可以⽤来把溶剂和溶质混合成均匀的溶液，同时测量浓度。这样
的话，溶液既不会太稀也不会太浓，对于杰克的体重，新陈代谢，和年龄来说正正
好。”艾莉眨了眨眼睛，微微歪着头。“要做好多才⾏，这些对于我的伟⼤计划来说很重
要。”
“睡觉也很重要。我……我再去睡⼏个⼩时。晚安，或者……早安，随便吧。”艾莉⾛后，
洁德重新在桌边坐下，在电脑上打字。

***


